【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陈宏珪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连宝涛  蔡巧娣  任美莲  韦  钰

一、采访时间

2014年5月11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楼门诊部

三、人物简介

陈宏珪，男，主任医师，教授，湖北省武汉市人，1938年10月出生，1958年入读广州中医学院。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教医研工作40余年，研究心脑血管病30余年。主持或指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四、采访记录

记：老师您来广州多少年了？
述：我1958年就来这里念书。
记：1958年您是在哪个学校念书的？

述：就在我们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1958年那个时候是大跃进，各个省都在办一些新的学校，但是作为中医学院，最早办的只有4间。那时候在湖北招的有两间，广州和北京。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广州工作一段时间，那么我很向往这个南方的城市啊，就选择广中医学院来念书。当时广州中医药学院在湖北招10名学生，什么情况促使我来的呢？那时候，我家里是没有很直系的亲属做医生的。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当时学校刚刚从省中医院那个地方搬过来（省中医院那个地方叫麻行街）。这里的校舍，学生宿舍就一座，就是现在正挨着办公楼的那一座。这个办公楼我们以前叫做教学楼，两边有房子，中间一个通道。学生宿舍以前我们叫D栋，整个学校就是那一栋宿舍楼。男女学生混住，男生就住在1-2楼，女生住在3楼，哈哈哈哈，就一栋，因为当时只招几届学生，56级57级58级，我们是58级，一共加起来就400多个学生，那一座楼就可以容得下。教学的建筑只有一座，这座楼你们现在看不到了。现在的综教楼，就是把原来那一栋楼拆掉后建成的。当时的教学楼是4层，最上面一层做图书馆，2-3层做教学课室，都是没有阶梯的课室，都是平课室，一楼是教研室，老师办公的地方。没有别的办公楼，各个教研室就在楼下。当时教研室也很简单，内科儿科中医诊断学，这些都合在一个教研室，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教研室，所以那一栋楼底下就可以容得下这么多教研室。这座楼的最东边地方是解剖教研室，里面散漫着福尔马林味，就在那边念书。教师宿舍也就一栋，现在也已经拆掉，有3层。饭堂也只有一个，也已经拆了。当时饭堂教师和学生都在那里吃。

记：吃一样的吗？

述：教师和学生都在那里吃。不过教师可以点菜，学生就打个饭，哈哈哈……那么周围都是农田，三元里农民的农田。早上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就赶着牛拿着犁耙穿过校园，一直到铁路那边，那边的地还没有征收过来，都还是他们的农田。这正门也没有现在的大门，就有一条道，从门过来，道的两边还是农田，是农民种的水稻和蔬菜。当时学校环境是这样，当时还没有一附院，一附院是在1964年的时候才建成的，刚建成就是现在的一附院的进修生宿舍，就是现在正在建的内科楼的南边一座两层楼的建筑。你们从学校校园里边那条道，附属医院跟学院中间那条道出去的时候右手边那座楼，正在建的内科楼的南侧，有个房子，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才建的给学生看病为主的门诊部，但是也对外开放。最早1958年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地方，那看病是在哪里呢？没有建这个之前是在三元里村，三元里村村口那个厕所，至今还保留，哈哈哈……以前还上两个阶梯，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呵呵呵呵……就在旁边建一个茅棚。老师就在那里看病，最开始叫名医门诊部的时候，学生也好，三元里的农民也好都在那里看病。很简陋，就草棚。这些就是学校当时的规模吧。老师呢，是政府从社会各界招来的有名望的临床中医生，以广州为主，当然也有四周及乡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如江门。都是当地的名医。

记：是岭南名医吗？

述：不是哈，岭南名医是有了南楼以后才有这个词。以前没有这个词，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所以从中医事业发展来讲，从教育发展来讲是应该从1956年以后。1956年以前也有中医学校，好像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广州中医学院的前身。这个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哪里呢？就在大德路，现在省中医院的本部。各地方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学校，但是不成气候。当时的招生很混乱，初中生也招，高中生也招，什么生都招，我们有一些从那里毕业的老师都很年轻的，因为是初中生就进来念的。真正的大学是1956年以后。自从出了要抵制中医那些事以后，毛泽东发了那个指示以后，才把中医事业推上正轨的，办成正规的学院。作为中医院的发展，省中医院是一个老院。其他中医院，如市中医院，市中医院原来叫什么呢，叫公安医院，是公安部门的职工医院，那么后来在1956年以后，因为省里边市里边都有一些指标，才改成。一附院就更后了，是1964年才建的。中医的教育事业发展也是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正规的教材，我们那时候上课很多人叫做发传单。用印刷机刻蜡版后就用油膜的滚筒，“啪啪”滚一次一张，滚一次一张，你们见不到的，都成历史文物了，哈哈哈哈……我们有的同学字写得好的就刻蜡版，赚点生活费。当时有一个教材科，那里有专门几个刻蜡版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忙不过来，有一些发到学生那里，那些字写得好的学生。你们要采访，所以我找了当时我自己的课本，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份教材算好的，温病的教材。这是我的名字。哈哈哈，它的出版时间是1959年，温病学讲义，这个字认不认识，都还是繁体字。这个算好，不是单张，已经装订。很多教材都是单张，老师发下来，就像这样的，这就是刻蜡版单张的印出来的。印的清楚还好，不清楚看着很吃力。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书序，也是比较乱，这样子订还可以，像这样折起来订是不行的。很多上课用的教材是这种形式，这个还算很好的，已经装订成册。你们可以看当时的纸张啊。这还算好的，再迟一点,1959年1960年经济困难，纸张比这个还要粗糙。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的温病主任，刘赤选，当时温病学教研室的主任，他的儿子也是后来内科教研室的主任，叫刘亦选，父亲“赤选”上面是个“十”字，儿子“亦选”上面是一点，哈哈哈哈……这是位非常好的老人家，我们都很尊重他。所以当时的教材是这样的情况。以后才有了1、2、3、4版的教材，一版一版的。这个叫做刘亦选，这些是他的学生，这是内科教研室主任，江门的名中医。这是罗元恺，现在妇科主任罗颂平的爸爸，很有名的妇科医生。这是李仲守，是我们学院里面最早的正教授之一。这是黄耀遷，当时的骨科跟外科是合在一个教研室，他是主任。这是刘赤选的4个学生。这是我们56级的毕业生。这张照片上，这个就是我（后面一排左边第一个穿黑色衣服）。怎么会有这个照片的呢？当时我在教革组工作，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务处。当时是文革期间，管理的很严格，刘亦选老师来找我请假。我说你干嘛呢，他说他的父亲80寿辰。我就去向院领导反映，说道：“刘老的80寿辰怎么办？”但是文革时期是不准祝寿的，因为当时毛泽东时代是不准给任何人祝寿的，那怎么办呢？当时领导也对这个老人家很尊重，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以他“从事中医教学50周年”这个名义，组织一帮人到他家里去，这个照片拍摄地就是在他家门口。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去了，带了个摄影师照的像。我们去之前，学校还出了钱买礼品，买什么礼品呢？就是买了一罐饼干，哈哈哈哈，就表示点心意嘛，就像现在我们买给孩子一点小礼物嘛。然后带去送给老人家，我们的心也尽到了嘛。我们的校园本身的照片我没去找，应该有，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是机场路，就是我们校园外面的一条泥土道。你看看，这个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人。因为当时这个白云机场是个军民两用的机场，航空事业发展很不好，旅客也很少。这整条马路就这样，当时我们学校没有操场，现在那里不是有了一个400米的操场了嘛，当时没有，都是农田，国家也还没征收到那块地。所以，当时我们上体育课在哪里上呢？要跑步就到机场路上，机场路上没车没人，可以在那儿跑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在那儿测验100米跑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在那儿冲冲冲冲，反正大体上就跑到100米嘛。你看，这不就是有几个人在这儿跑嘛，都是学生。路两边的树外面都是农田，那个树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是有一层层树皮的那种树。你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学校的环境是怎样，所谓机场路就是这样一条路。来我们这里公交车只有一路，24路车。当年我们如果要去市内参加什么活动的话，主要靠两只脚。对于我校中医事业的发展，从我们眼睛看到的，从一个小茅棚、一座楼逐渐演变到现在你们所见的中医学院，即本部和大学城这样一个过程。什么情况来附院工作呀？当年的党风什么的确实是很好，没有什么走后门，求人情的。当时我们毕业考试后，工作都是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去应聘，没这回事。我们考完试后，就在宿舍等待。就睡觉。到最后宣布这个分配名单时，有20个人是留在省卫生厅，我们那个年级入学时应该是210几人，到毕业时，我们只剩下180多人，180多人中就有20个人留在省卫生厅。留在省卫生厅的这20个人怎么分配的呢？5名是到省中医院，15名就到附属医院，那么我就属于15名中的一个，被分到了附属医院。那我们毕业是1964年，附院建成正好也是1964年。所以就这样来附院工作了，现在是没有统一分配的，跟当时不一样，当时是没有什么后门走的，真的不知道谁要到哪里。我记得我填志愿时，填了四个字，“服从分配”，你分配我到哪儿工作，我就在那儿工作。

记：那也是按成绩分配吗？

述：应该是。

记：那20个去省卫生厅之外的其他人是去哪里？

述：分到各个地方，就分到广州市内、各个区县、海南岛，当时海南岛还是广东省的一部分。

记：那您在医院工作。就慢慢地做到了院长是吗？这个过程大概是怎样的？

述：我在医院一直是搞临床的，在内科工作。在内科工作的时候呢，应该是1984年，春节前我在家里，大学的人事处处长就来敲我家的门。他是来传达一个指令，就是叫我春节后去当时卫生部办的干部培训班。他说卫生部有6个培训中心，我们是去华中师范学院那里的培训班学习。我一听这个词，我知道这个是要改行做行政，所以这个处长进来，我只给他说，我只愿意做医生，不愿意做其他的工作。我知道他是让我改行搞行政，“部干班”嘛，一听这个词就知道是这样。那个处长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党委的决定。”我就说：“那我现在就跟你去党委。”那么我就马上和他一起去到了党委办公室，见到了杨（建宇）书记，当时王（永祥）书记（老书记，当时任学院顾问）也在那儿，我就表态只愿做医生，不愿意做其他。当时我40几岁嘛，为什么会选中我呢？因为当时中央有个要求，就是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我是40几岁嘛，当时我是内科系统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我就去表态我不愿意嘛，那个王书记也是挺和蔼的一个老人家，就说他们会在考虑一下。等到过完春节，就发给我一个书面通知，盖上了党委的章，通知我去“部干班”学习，我是共产党员啊，哈哈，他们盖这个章，你就不能不去了嘛。当初口头来说的时候，我是明确表态不愿意去的，我考来中医学院是要做医生的，不愿意做其他的。这样子呢，我就不得不在春节后去了华中师范学院“部干班”学习。那个“部干班”学习的时间是一个学期，五六个月的样子，完成后才会有那个“部干班”学习的文凭，我就不得不去嘛。那个“部干班”中的学员都是各个学校准备提拔为干部的一些人。那么去到那里之后呢，就要先谈谈认识、来这儿的感想，我们那班有20几人，人人都在发言嘛，就说什么感谢组织呀等等，唯独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说：“我是医生，我只想做医生。”人家都是填的要做处长、科长什么的，我就填的是做主治医生。所以我发言的时候还是说我不愿意，哈哈！在那里学习了一两个月的时候，我的母亲，当时在我家里住嘛，她心脏病发了就在住院，就通知我，就给我发了份电报。我就拿着这份电报去请假，他们一看这不是假的，不能不准假。我就请假回了，我母亲当时是在心内科抢救室里面，我就日夜陪伴我的母亲，在我守在她旁边的时候，一度出现过心跳骤停的情况，我站在她旁边，给她做心脏按压，情况就好多了。我在那儿守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杨（建宇）书记来找我谈话，就说：“如果你两个星期不去学习的话，就会取消你的学历，没有证书给你的。”我不表态，我在抢救室里面，我怎么去。结果我在医院呆了两个星期以上，我不愿意在那儿学习嘛，后面就算了，不去了。在那儿一两个多月就终止了学习，我就还是在科室工作，我就以为没这回事了。不知道呢，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让我做附院的行政工作。当时我们几个挑选出来的人中，有一个是丘和明，他比我高一届，是57级的，也是一个专业的老师。当时我一心以为我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副首，在积极筹备的时候，我就想，他比我年职高，应该是他做正首。却不知，到宣布的时候，才宣布我是院长。当然作为我来讲呢，既然已经宣布了，我还是认认真真去干。那么，在这个过程，我怎么会去搞心内科呢？搞这个专业也是我的一个机遇，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很多运动的，像下乡啊。当时我正带一个队到德庆县搞卫生革命。我做的是领队，就带着一些老师和护士。那天医院的何书记也突然去到了我们那里，我们以为他是去检查工作，就照常做自己的事。后来，等我从乡下回到了住处的时候，他就通知我去参加由省人民医院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心血管学习班，这个学习年限是1975年至1976，学习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内蒙的，河北的，其他各个地方，还有部队的。当时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技术一直是在国内领先的，就办了这个学习班，所以医院就派了我去这个学习班。我就挺意外的，事先也不知道嘛，就马上收拾好行李，担了一担行李就去了。所以从这以后呢，就开始学这个东西，进入到心血管这个专业。那么，我在省人民医院办的这个第五届全国心血管学习班学习过程中，也经历了“四人帮”的垮台，那个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很紧张呀。所以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们都参加省人民医院的队伍在广州市游行，大家都高兴嘛。

记：您觉得在文革期间，对中医事业的冲击是怎样的呢？

述：文革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处于停滞状态，对于中医方面来讲，起码中医学院几年没招生嘛，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人才空隙嘛，而且附属医院在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什么发展变化，像我们的工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62.5元，整个社会是没什么进步的。

记：在附属医院工作这些年来，医院有没有发生一些大的变革？

述：医院的变化呢，从外观来看呢，很大，从内在呢，变化也很大。最早附属医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就是原来拆掉的那个门诊楼。一二楼都是做门诊，三楼呢，就拿几间房出来做病房。当时的内科和儿科没有分开，所以病房时没有儿科病房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若干年后，内科和儿科才逐渐分开。在内科里面，也就是两间病房。最开始是一间病房，后来是两间病房。以后逐渐发展到现在，好多，七八个科室了。这里面呢，存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这样一个问题。以前，内儿科，当时我在急诊室值班的时候是内科儿科一起看的。内科呢，是我们看，儿科的小朋友呢，也是我们看。没有分的。尽管是这样，广州中医学院承担的社会责任一直是很重大的，就说从广州火车站以北的地方全部是我们附属医院急诊所承当的义务。现在反而缩小了，变化很大。当时全国能够执行急诊出车的中医院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医院的急诊科当时是被评选为先进的急诊科，就是卫生部那边被评为先进急诊科。那么以后呢，就逐渐分科越来越细，我个人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你看一个大内科，三个手指头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需要，已经远远不满足于三个手指头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一位姓邓的老师，他是教马列主义的。他那一年患了急性心肌梗死，来我们医院，我们用药物治疗把他抢救成功了。抢救成功到出院，出院一段时间后，他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做溶栓治疗呢？怎么不给我做介入呢？”因为当时社会上一些中心医院，就像省人民医院已经有了，有了溶栓治疗，有了介入治疗。这种新的技术再通俗使用了之后，这个心肌梗死的必死率从百分之九下降到百分之四点几，抢救成功率提高一倍以上，死亡率的降低呢一半以上。尽管邓老师抢救成功了，他跟我提出这个要求。所以你说，我们中医院就是三个手指头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你必须要一些先进的现代的发展的技术，大体上要跟得上。你跟不上就要落伍，落伍的时候呢，社会不会选择你，社会必然不选择你。所以这个一些必要的现代技术对于我们中医院来说是一种必须的，社会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就要说单纯西医化。现在我们确实发现有一部分医生，多数是中青年医生，基本上中医那一套没有了。病人来了，你看看他那处方，就只有简单的几味药；病历记录，量出病人的不良血压，不摸脉，不看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几味药，降压药或者是血管这方面的药，很简单。这个也不行，实际上呢，中医还是确实有它的长处的，有一些情况是西医难以解决的，但中医还是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医院心血管科还是有大量的心血管病人来呢，就是很多在西医院不能解决问题的病人，他还是会来找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通过辨证论治啊，中药啊，中成药啊等等这些，也配合一些西药必要的规范的按一些指南指导的治疗方案合在一起给病人解决痛苦。所以还是毛泽东讲的，中国医药学一个伟大的宝库，确实是。但是问题呢是你要深入学习它以后，你才知道它是一个宝库。从外观上来看呢，你可能很抵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因为你们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我当初入学就很抵制，“什么五行阴阳，这不是算命的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套理论跟我们中学学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配套的。没有听过阴阳五行，这是些什么东西啊？！一来到中医学院，最早上基础课的时候，内经啊，中医基础啊，这些都是讲的阴阳五行。从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头脑，开始是有些抵触。“这么个东西啊，那是算命的。”但是经过两年的学习以后，学了一些中医的基础课后，觉得它还是很有特色，很有长处。所以到1960年，有一股风，什么风呢？就是从学生里面挑一些出来去培训做老师。我那时二年级，1958年进来，1960年的时候。那么呢，也抽到我了。抽出来就送去学习，送到哪里去学呢？送到华南师范学院去学习。华南师范学院学习什么呢？学习生物。因为当时啊，我们有一个生物寄生虫教研室的，现在没有了。生物寄生虫教研室呢，师资不足，那么，就希望把我呢培养成教研室的老师。当时也抽了好几个人吧。但是后来国务院发现了这个事以后就制止，这个东西不行，不能用这种方法。所以临到中秋，我们又从师院回到中医学院。学了一个多月，所以我在师院应该还有个档案，这个抽到我去学习生物学的时候呢，我就不太想去了，我学中医，我希望做中医，我不希望又转行去搞那个生物寄生虫。当时教研室的设置是按照西医，西医院校是有生物寄生虫教研室。那么经过两年的学习灌输以后，这个时候对中医有了好感，要让我改行的时候还不大愿意。

记：您在心脑血管方面有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您在临床上或者在教学过程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述：我，心脑血管病也没什么成就。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在中医学的一些理论里面呢对心脑血管病的有一些东西啊应该是具有一种很独特的意义的。比如说脑血管病，我曾经用一个滴鼻剂。因为在中医的抢救，昏迷中风有一个鼻腔给药。你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可能没有了，传统的中医教科书是有的——鼻腔给药。鼻腔给药来抢救昏迷中风这样一些病人有没有道理呢？我试着进行了一些探讨。我用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圣药——川弓嗪滴鼻治脑血管病。我们研究的结果是，非常有意义。不单是临床验证有意义，而且通过现代药理的研究。就是我的研究生就用这个作为一个课题的时候，也请学院脾胃研究所来协助做一些药浓度的检测，那个需要一些高档的仪器。结果显示，这个有非常有效的效果。我们把川芎嗪通过滴鼻形成一个高的浓度。它比口服和静脉注射还要快，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也看了国外的一些资料，通过鼻腔给药这种方式在国外也逐渐受到重视。它有一些特殊的路径是可以从鼻腔直接进入脑的。比静脉注射经过一个循环最后稀释了进入脑还要快，效果是非常好的。临床有很多病人头疼得很厉害或者眩晕，就是一种脑血管的输出的障碍，你给他鼻腔给药。必要时我们给病人做脑血流图监测，没有给药前记录脑血流图，然后给他鼻腔给药，五分钟后，再记录脑血流图，结果是有显著的改善。最有说服力的是脑内药的浓度这一个曲线。脾胃研究所的一个老师说，有这条曲线就足以说明它的意义了。这个研究后来呢，我也给它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现在也在临床上给它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科研中标的途径很困难，普通老百姓要中标很困难，现在有的老师做这个方面的研究会逐渐的有些进展了。所以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荒谬的东西，深入一步看却有道理。中风你鼻腔给药有什么意思？我们后来就用这个治疗中风，效果很好！治疗缺血型中风，不是出血型中风。如果从粗浅的西医的观点来看，什么鼻腔给药啊，闻一闻，好像我们的开关一样，鼻腔给药后苏醒，但真正昏迷的病人是不可能苏醒的。但实质上呢，它含有非常合理的成分在里面，需要我们就像毛泽东讲的“继承和发掘”，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要学习它，知道它好在哪里。

记：您在当医生以及教师的过程中，您觉得做得最为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述：最辛苦的事情呢，是做医生越做越没有味道。我们原来钱很少，工作很辛苦。当时我们在病房值班的时候，病人死了，尸体的料理都是医生和护士做的，甚至把尸体从病房抬到太平间去，都是我们医生和护士深更半夜黑不溜秋，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抬着一个死人进太平间，还算很恐怖的你不要说。有一次我跟一个护士两个人抬，抬到底下呢，太平间的钥匙没有拿，没有钥匙那就要回去拿呀，她去拿钥匙，那我就守住尸体，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打了个嗝的啊。这我们都做，当时的氧气筒一个那么大，一个大炮，抬上抬下，都是医生做的，很艰苦。钱也不多，62块5，但是呢，做得很开心啊，医患关系很好啊，为什么现在越做越糟糕呢？我从前在南楼开门诊的时候，一个人，我真是无法理解。因为他之前是心律失常，我用中药给他控制了，他那天来看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无端端地发大火，当时整个南楼都知道了。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没有骂他一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因为媒体和政府把医生说成不是好人而是坏人，在社会上形成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现在中医学院招生，优秀学生第一志愿报考中医学院的，不多。甚至每年招生的时候都要降低标准再录，为什么呢？因为医生既没有待遇，又没有社会地位，还有生命危险。为什么现在要做那么多措施啊，把警察都驻到医院来，真是难以理解。所以医生连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医生这个职业是在全球都是非常受尊敬的，也是收入比较高的，但是唯独在我们中国这里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一种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披着白衣的狼这样的形象在这社会上传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如果不改变的话，中国的医学进步是很困难的。当然，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很刻苦地去钻研医学，所以我来讲，本来医生是越做越老应该会更好些。

记：老师您去巴黎、荷兰等其他国家授课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述：这些经历使我认识到有一些中医的治疗是西医所不能取代的。比如说我去荷兰工作的3个月，巴黎是去短时间的讲学，荷兰是去了3个月，我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学期的教学。特别是在荷兰3个月的临床使我体会到，有一些西医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社会越来越老年化，老年化以后一些心脑血管病等老年病越来越多，老年病越来越多以后呢，某些病对应某些药呢是不适合用的，比如说激素，西药的一些结缔组织疾病免疫性疾病，这个激素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病比如说皮肤病，一些顽固性慢性皮肤病，它是西医用激素没办法控制的，但中药呢对这种病它有疗效。不去实践的时候不知道，去实践了以后呢，就看到有它的成效。我在荷兰看一个老头，整个背啊那个难看劲儿，很多出血斑，那个衫上沾满了血迹，这是很严重的一种皮炎，来找我看。因为你在荷兰啊，在境外吧，不单单在荷兰，你中医师是绝对不能用西药的，用西药是违法的，绝对不允许的。那我们就给他纯中药的治疗。

记：那西医师能用中药吗？

述：不行，他也不懂，他哪知道什么中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那我们用中药治疗呢，大概治疗一个半月以后，我差不多到时间回国了，他最后一次来看的时候，他那个皮疹明显地缓解了，我就让他自己对这个皮肤病做个评价，那个老头说“我这个皮肤病好了百分之60”，他说来这里之前，每天都要泡在浴缸里用温水才舒服，现在呢，好了百分之60。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他看中医师是没有医疗保险的，没有报销的，全部自费，他看西医是有医疗保险的，他为什么要自费来这里看呢？因为西药是不能用的，老人家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压，这些病都不能用激素的。用中医呢，他起码生活上舒服了很多，不用整天泡在浴缸的温水里，他的衣服拿起来不会血迹斑斑，皮疹也收敛了许多，才看了一个半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医确实是有特殊疗效。我们省中医院皮肤科有个医生，后天到了英国，在英国开业，开业以后呢，他就专门看皮肤科，看皮肤科以后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了在他的诊室外面排队，这个是很少有的。看中医排队啊很少有，为什么？他中医有他的长处。你西药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有你的优势，但是这个病人是不能用你那个药时，你是束手无策的，而且现在真正有学问的西医是不会排斥中医的。

记：您对我们现在的中医学生有没有什么期许和忠告?

述：我就是建议你们呢，因为你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很多问题，现在来到我们医院实习的特别是病房里的实习生，说在这里看不到中医啦。这个问题要两分法，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因为现代技术你完全不要，也不行；另外一方面你要通过我们深入的临床实践，看到中医有它的长处。希望你们呢，对中医，对中医学要有信心，而且在全世界这个中医学是归为传统医学的，全世界的传统医学能够正式且规模化发展的，只有我们中医，像我们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发展，唯独我们中国。希望你们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相信坚信中医学确实是伟大的宝库。不是说它所有都是好的，我在翻这个资料（1959年的教材）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光绪年间出版的很古的一些急救法，里面也有一些糟粕。这不奇怪，但不能说整个中医“中药都是毒药，中医都是庸医”，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坚持下去，刚进来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跟我们中学学习的内容相距太远了，但是你不能要求中学生都学习阴阳五行，古代哲学，只能说大学期间我们慢慢深入。好不好？哈哈哈……

记：好的。谢谢老师。
附注：照片5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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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陈宏珪老师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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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陈宏珪老师（前）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蔡巧娣、连宝涛、任美莲、韦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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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陈宏珪老师提供的历史照片之一：机场路上的100米赛跑

[image: image4.jpg]



图4.陈宏珪老师提供的历史照片之二：刘老（刘赤选，坐）80寿辰合照（自左至右：陈宏珪、刘亦选、黄耀燊、李任先、李仲守、罗元恺、钟耀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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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陈宏珪老师提供的历史资料：温病学讲义（1959年版）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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